
“这种军队从来没见过！”
口述 张德全（85岁） 整理 本报记者 曹静

老百姓的日子
实在是苦得不得了

我家住川沙小湾，祖辈都是农民，上海
解放时我才 15岁。

解放前的这段日子里，大家都有一个共
同的心愿，就是早点解放，因为老百姓的日
子苦得不得了，实在过不下去了。

1948年， 国民党发行了大量金圆券，物
价飞涨。涨到了什么程度？今天的钞票明天
就不值钱了。我原本在陆行中学读书，家里
把棉花、粮食卖掉，换成学费，第二天拿到学
校交。没想到昨天还够的，今天就不够了。陆
行中学是读不下去了，1948年底我转到了合
庆镇的一所中学。

虽然我年纪小，但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暴政
体会很深。当时农村里有各种各样的税，压得
我们喘不过气来。国民党不仅搜刮老百姓的钱
财，还拉着老百姓去造碉堡。淮海战役一结束，

国民党就在上海全面造起了碉堡。我们川沙就
造了 832个碉堡，都是钢筋水泥的，光川沙县
城周围就有几十个，有的现在还能看到。

1949年过完年，我母亲就被拉去造碉堡
了。那时她已经将近 50岁，每天早上天亮就
出发，步行到离家六七里地的白龙港、三甲
港一带，每天挖泥、挑泥，直到下午五六点才
回家。就这样被拉去造碉堡近三个月，直到 5

月 15日川沙解放的那天，早上 7点，保甲长
还在催促着我母亲他们去修碉堡，半路上听
到枪声才回来的。

国民党不仅拉老百姓造碉堡，还强拆民
房、烧毁民房。光我们白龙港、三甲港、小营
房这一带，就拆了 1591间；高桥、洋泾、杨思
一带拆了 4953 间，加起来是 6544 间。他们
还对老百姓又打又杀，白龙港、三甲港、小营
房一带，被国民党杀害的老百姓有 67人，打

伤致残的有 41人；高桥、洋泾、杨思一带，打
死的 38 人，打伤 20 人。老百姓对国民党的
残暴可说是忍无可忍。

当时，国民党强行规定，每家每户只要
有 18岁到 42岁的男丁， 都要摊派壮丁税，

要是交不起就抽去当国民党兵。我外婆有个
侄孙，20岁不到，父母都不在了，因为交不起
壮丁税被拉了壮丁。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没想
到淮海战役时被解放军俘虏了， 解放后复员
回来，大家都很惊讶。那时候，比我稍大一些
的年轻人，晚上都不敢睡在家里，宁愿划船出
去，躲在船上，生怕被国民党拉了壮丁。

一开始，国民党散布各种谣言，老百姓
对解放军有些畏惧。 但我一心盼着解放军。

因为陆行中学地下党员很多，经常开展秘密
活动。在他们的熏陶下，我知道了共产党是
什么样的一群人。一放学，我就悄悄地跟他
们学扭秧歌，还偷偷学会了一首歌：“你是灯
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
航行的方向……”

不费一枪一弹
就解放了我的家

川沙的解放非常顺利。

1949年 5月 15日， 三野第 30军 89师
先头部队 265 团从南汇县祝桥沿霍公塘北
上，兵分两路：一路沿霍公塘向北，经十一墩
正面进攻川沙县城；另一路向西经关帝庙再
往东北，进军包抄川沙县城。

霍公塘北起高桥黄家湾，南往南汇六团方
向，沿塘小路路窄桥多，重武器没法走，只有轻
武器才能过。所以国民党军完全没料到我军会
沿着霍公塘过来， 被我军杀了个措手不及。有

几个国民党兵正在县南的十一墩街上走着，被
解放军看见，打伤了几个。县城的守军一听枪
声就逃走了，造的几十个碉堡一点用处都没派
上。当天上午 10点多，川沙县城就解放了。

川沙县城一解放，88师的两个团又迅速
向北挺进，解放了小湾、大湾、龚路镇。我家
住在小湾北面，15日中午， 我从自家窗户里
看到街上解放军急行军路过， 方才意识到，

自己的家乡一枪不发就解放了。

差不多同一时间，5月 15日早晨 7 点，

88师 263团 1营先头部队沿钦公塘向北进
攻，包围了蔡路小营房。国民党军队缩在碉
堡里，负隅顽抗，战斗非常激烈。后来听说，

我们的两名战士背起炸药包扑向敌人阵地，

炸毁了碉堡，自己壮烈牺牲。最后，解放军抓
获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长， 敌人全部投降，

解放了小营房。

解放小营房时还有这么两件小事，让我
们老百姓一下子感受到解放军的“好”。

我丈母娘家在钦公塘边上，解放军从南汇
过来，攻打小营房，晚上路过这里。部队纪律严
明，对老百姓很客气，看见我丈母娘，一口一个
“大娘”“大娘”地叫。我爱人那时只有 13岁，一
开始吓得不敢出来，后来就敢了。部队晚上要
吃饭，粮食是自带的，但柴草总要用老百姓的。

他们在我丈母娘家灶头做了饭，要付钱，我丈
母娘连声说不用，他们硬是给了钞票。

战斗打响后， 国民党守军一面抵抗，一
面还让老百姓帮他们运弹药、送伤员。我一
个叔伯哥哥就被拉去了。解放军一个炮弹打
过来，把一个国民党军官的腿打断了。他们
就命令我这个叔伯哥哥和另外一个民工，跟
着一个国民党兵把他送到高庙。 他们早上
去，没有遇到解放军，回来时遇到了朝北进
攻的解放军，一点没被阻拦。他回来以后就

说：“解放军真好！”

5月 16日，解放军又分东西两路，对白龙
港一带的敌军发起了攻击。驻守这里的国民党
军第 51军，是 12日才从上海市区调过来企图
守住这个交通要道的。 我军 16日晚上发动总
攻，到 17日拂晓，全歼国民党守军 51军残部
和暂编第 8师残部， 俘获第 51军中将军长王
秉钺、少将参谋长向建白，俘敌 8000余人。26

日，川沙县（包括横沙岛在内）全境解放。

没有他们的牺牲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5月 25日， 激烈的高桥战斗结束以后，

一部分部队撤回， 分散驻扎在浦东各地，光
川沙县就驻扎了第 30军、31军两个军。

解放军进到了川沙后，没有进到老百姓
家里，而是驻扎在庙宇或教堂里，把一个天
主教教堂当作指挥部，真是“秋毫无犯”。

解放军对老百姓的东西也是有借有还。

我因为在学校读过书，听得懂北方话，就给
他们做翻译，帮他们借门板、稻草等等，还把
自家仅有的一个碗橱借给他们。我这么一带
头，大家也都踊跃拿出家里的东西。

当时正是麦熟的时候，解放军还帮老百
姓割麦。大家都说：“这种军队从来没见过！”

“那真叫是人民子弟兵！”

川沙解放后， 马上成立了军管处。5月 20

日，南下干部抵达川沙接管，当时来了 70多人，

现在活着的只剩 2个了。5月 21日， 川沙县人
民政府正式挂牌，成立了三个联合办事处、两个
区政府，开始办公，当天就发布了三条命令。

1950年，我到合庆区委工作。在区委书
记和区长的带领下，大家深入基层，到处搞
调研。许多同志都是北方来的，听不懂当地
方言，闹过一些笑话。比如，区委同志问老百
姓：“这里吃白米的有吗？” 老百姓回答：“我
们穷啊，白米怎么吃得起？一年到头难得才
吃。”区委同志又问：”哪几户人家吃白米？”

老百姓说：“家家人家都吃白米，但都是偶尔
才吃！”我赶忙上前“翻译”：北方话里的“白
米”就是“白粉”，是问这里有没有吸毒的人，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后来我一直在川沙工作，退休时是川沙
县人大副主任。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许
多解放川沙、解放浦东的解放军官兵，对这
段历史十分熟悉。

浦东解放时，一共牺牲了 2089名烈士。

其中，安葬在高桥烈士陵园的有 1619名，安
葬在川沙烈士陵园的有 343名，安葬在周浦
的有 127 名。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到烈士陵
园去扫墓。我 80 岁以后，父母墓地不去了，

交代子女去，但我和老伴两个人还是照样去
扫烈士墓。为什么？70年前的这段记忆，实在
是刻骨铭心。我们不能忘记革命烈士，没有
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们的队伍真像鲜花一样美丽”
口述 钱聿萍 （92岁） 整理 本报记者 曹静

我生于 1927年，老家在宁波梅墟镇。

抗战时期，日军轰炸宁波，我随母亲和
两个弟弟妹妹离开家乡， 投奔在上海的父
亲。我们沿着水路走，在小船上坐了几天几
夜。中间遇到日本兵盘查，他们用枪托敲我
的头，吓得我小命都快没了，一路上苦头吃
足，至今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

我到上海时只有十三四岁，书读到小学
毕业，因为经济拮据就没有升学，待在家里
帮忙做家务。抗战胜利后，家境也没什么改
善，日子仍旧不好过。

1948年，我结婚了。先生在中法大药房
当营业部主任。他是宁波镇海人，从小家里
也很穷，13岁小学毕业来上海， 随身只有一
个破箱子、一卷铺盖、一把伞、一张地图和一
本字典。到了上海后，他进了中法大药房做
学徒。药房卖西药，需要懂外文，他就拼命
学、拼命做。他工作能力强，心直口快，看到
不公平的事就要打抱不平。 有一次起了冲
突，老板停了他的工作。几个热心同事介绍
他到其他药房里做事，后来才又回到中法大
药房。

我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庭妇女，每天在家
里做家务， 除了买菜， 平时都不大出去。当
时，我们住在小东门方浜路，看看周围邻居，

跟我一样的年轻妇女不少，有的靠搓麻将打
发时间，我不搓麻将，喜欢看书，但还是没事
做，觉得有些“厌气”。

1949年 5月 27日， 一大早我就听到有
人说“解放了”“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了”，赶
紧跑出去，真的看到解放军，有的睡在马路
上，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在站岗放哨。当时天
还下着蒙蒙细雨， 有居民招呼他们进门歇
息，他们都婉拒了，不惊动老百姓。亲眼看到
这个场景，我很震惊，心里很激动：“有这样
的好军队，我们国家有希望了！”

上海解放后， 还有一件事让我吃了一
惊。那就是我先生那几位热心同事，其实都

是地下党员。 当时我们只觉得他们非常热
情，很有正义感，经常组织大家和资本家做
斗争，为大家争取权益，心里十分钦佩，所以
很乐于和他们来往。有几次，晚上 10 点钟，

他们来敲我们家门， 说工作晚了要借住，我
们都很热情地接待了。后来想想，一定是当
时地下工作形势紧张，他们才到我家来避一
避的。

上海解放给我的冲击和教育是很大的。

我也想像那些地下党同志那样， 为大家、为
社会做些事。于是，我走出家庭，开始参加里
弄工作，介绍妇女同胞参加劳动，到工厂、商
店、食堂、托儿所等单位去，接触社会，不要

脱节。1950年，经我先生同事的爱人、当年的
地下党员吴翠婵同志介绍，我加入了黄浦区
民主妇女联合会。当时，黄浦区妇联有好几
个办事处，我在第三办事处，组织妇女扫盲
班、读报组、缝纫组，还宣传《婚姻法》，鼓动
她们把子女送到部队大熔炉里锻炼。

当时单位开会都需要记笔记。没文化怎
么记笔记？ 怎么把精神传达给妇女同志？我
一面工作一面到夜校读书，也慢慢读到了初
中毕业。

解放那几年， 大家每一天都热情高涨。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抗美援朝时期，号召全
国各界捐赠购买飞机大炮。我们妇女有钱的

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的会踏缝纫机，就给解
放军做军袜送到前线； 家境较好的就捐钱，

捐金银财宝的都有。我当时想，自己没行动，

就没有号召力， 就把结婚时的戒指捐了出
来。很多妇女把自己的“私房铜钿”都捐出
来，用手绢仔细地包好，收到打开看时还簇
簇新的，大家见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解放了， 我们妇女真正翻身做主人了，

每天都像过节一样。我最难忘记的，是 1952

年 10月 1日的百万人大游行。

当时我是黄浦区妇联第三办事处的负
责人，到里弄里去找小组长，许多女同志都
围拢过来：“啥事体啊？” 我说：“去参加大游
行！”好多人都说报名，热情高涨。我说：“因
为人数有限， 一条弄堂只有五六个人可以
去。”“还有条件： 要年纪轻一点、 身体好一
点，有子女的家里有人照顾，不然心不定。还
有，要穿花裙子。”我说：“你们把家里最漂亮
的衣服都拿出来，我两天以后来检查。”

两天后我来检查，哎哟，桌子上摊着一
条条裙子，五颜六色、漂亮得不得了，全都符
合要求。 我很高兴。 当然也安慰没去的人：

“你们不要不开心。你们是后备力量，假使万
一有人不来，我会喊人来通知你们。”结果没
有一个人迟到，也没有一个人不来。

记得当时人民广场搭了一个检阅台，由
市、区党政工团领导检阅游行队伍。我们黄
浦区的妇女队伍打出一条鲜红的横幅，上面
写着 “黄浦区民主妇女联合会”， 手捧大红
花，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面带笑容，挥着五
星红旗，高喊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
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我们的
队伍真像鲜花一样美丽，我印象非常深。

我们在游行队伍里也看到了解放军，海
陆空三军雄赳赳地走过来， 神气得不得了。

看着他们，我心想：天下就是被这些人打出
来的！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不会再被人欺
负，那种日子不会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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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10月 1日， 华东暨上海市各界人民庆祝第三届国庆节示威游行大会在人民广场
举行。机关工作者中的女同志手持鲜花，向参加国庆游行的同志欢呼致敬。

1949年 6月，解放川沙后召开庆祝大会。

上世纪 50

年代初， 张德
全参加工作时
留影。

回忆起川
沙解放时的情
形， 老人如数
家珍。

1949年，22岁的钱聿萍还
梳着两条辫子，如今已是两鬓
苍苍。从家庭妇女到党培养的
妇女干部，她发自肺腑地感谢
党、感谢解放。

纪念上海解放 70周年


